
我的故事 ~ 13. 人在旅途，且行且珍惜
“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不管身在

中国还是澳洲，这就是人生。”

又到了珀斯漫长的雨季，连绵的阴雨使一切看起来都是阴郁的，也包括心情。静心一

想，移民澳大利亚后的一幕幕又展现在脑海中。经历过的一些事，接触过的一些人都

变得格外鲜明。

初到珀斯的时候，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一种归属感。我虽然生

活于此，但感觉它仍然离我很远，它不属于我。直到一天傍晚，我驾车行驶在西澳大

学的校园里，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天空下着蒙蒙细雨，两边的树木苍翠欲滴，远处的

天鹅河格外地美丽。突然间，这个景象似乎唤起了我最深处的记忆，一切都显得那么

熟悉，就像是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一种最深沉的伤感从心底泛起，像被一只手抓住

了心头那块最软的部分⋯⋯从此以后，我不再把自己当成是一个过客，我试着去观察、

去体验、去感受。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1965年的初冬时节，塞外新疆的一家医院里响起了我的啼哭。我的上面有两位哥哥和

一个姐姐，但我从来没享受过家里老小的宠溺。听父辈讲，那时候生活比较困难，养

活一大家子人非常不容易。那时候我的家乡，历来是男人在外打拼，女人在家操持家

务。我爷爷对我妈要求：“有国有家，你男人在为国家做事，你要好好在家忙活。”

我妈那时年轻，有些文化，又受过革命的熏陶和教育，她冲出家庭的束缚，参加了县

医院的工作。那时她年轻、好强，一心投入工作，把我寄养在奶妈家，等到她有空去

看我时，发现我饿的皮包骨头，逮住东西就往口里塞，直把她看得泪花翻滚，抱了我

就走。我妈说，小时候我先后寄养在二个姨妈家里，直到我妈妈的工作关系跟随爸爸

的转业，于1970年迁回到北京，而后，是两个姨妈家的表兄弟送我到北京与父母相聚，

那一年我应该五岁吧。青少年期，本来应是风华正茂的季节，而我却过得忧心、郁闷，

从红色子弟到白袖套子女，心里落差还是很大的。虽然，我的运气还不错，上了大学，

但是所学的电子通信工程专业知识并没有真正使用过。那时的国家处在改革开放的最

初阶段，外面的世界有很多很多的诱惑。我大学毕业后申请了当时的外资企业，在一

家做通信行业的跨国公司做基础技术员的工作。在当时我的工作还是很时髦，也让人

羡慕的，只是却一直得不到家人的赞许。在他们看来，我就应该像哥哥一样，去参军

报效祖国。循规蹈矩和一成不变的生活使我萌生了要去看看世界的想法。我和妻子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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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都喜欢读点书，有时间就一起到名胜古迹游游。我们也越来越不满足现状，开始

收集移民留学等的信息，并着手做各种的准备工作。我记得自己专门去学习了厨师证，

每天下班后都骑自行车去离单位40分钟车程的北京一所知名的大酒店，和主厨学习。

现在想想，那是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啊，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支撑着我这个渺

茫而朦胧澳洲梦。

那一年是2005年，等了近半年的赴澳劳务签证终于批了下来。虽然前途未知，但是我

还是充满了对未知和陌生生活的向往。刚刚登陆时的澳大利亚天空那叫一个蓝，大地

那叫一个绿，海水那叫一个清，空气那叫一个纯，风景那叫一个美啊。我对一切都充

满了好奇。眼中的澳洲是个环保至上的国家，美丽的鹦鹉到处可见，清晨的梦，经常

被它不太美丽的叫声吵醒。而造型很酷的袋鼠更是幸福自由得一塌糊涂，有时竟然跑

到高速公路上欲与汽车比高低，不可避免地制造几起让司机格外痛苦的交通事故。最

让我无可奈何的要算是澳洲的土生特色动物的代表–苍蝇了。澳洲的苍蝇之昌盛，之

多情，之大胆，令人目瞪口呆。⋯⋯

由于我拿到的是工作签证，所以一到澳洲也就开始了打工的生活。虽然自己认为准备

得挺充分，但是骤然从一个在国内朝九晚五的白领一下子过渡到在餐厅后厨做帮厨，

心理还是落差很大的。我从没经历过这样的生活，现在想想也算是给自己的人生增添

了异样的经历吧，这期间，经历了最无聊的工作，接触到最底层的人民，感触颇多。

在澳大利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华人老板开的速食店做帮厨。也是从这个店，我

开始管中窥豹地慢慢认识澳大利亚这个社会。生意相当不错，并且它的位置是在一个

居民区，而这里的居民，正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主要是土著、低收入者、瘾君子以

及残疾人和老人等。这些人是店内的消费主力，也是这些人让我在点滴中接触到了澳

洲最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刚来打工的第一周，信息量大到爆炸，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是我语言不好，主要是听力和口语不好。虽然在国内也背了好多单词，但是处

于刚出国的阶段，别人跟我说什么，我都感觉没有自信，也听不懂。所以对于同事之

间的交流，我都得sorry两遍才能大概听清楚说啥。第二是因为对于劳工行业一窍不通，

每件小事从头学起，包括记住澳洲的各种蔬菜名，以及每一种调料放在哪个位置，每

个盛器放在哪个位置，当然这些工作做熟练了都是小意思，但是这些对于刚来澳大利

亚的我和刚打工的我，都充满着新鲜感。由于老板会节省开支，所以我还得在收银台

帮忙。那时的我经常手忙脚乱，刷条形码也不熟练，装袋子也不熟练，英语也不灵光，

耳朵还要仔细听顾客需要点哪种餐，那真是心里七上八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最

怕的就是有人电话来订餐。往往盯着电话机一遍遍祈祷千万不要在我值班室打来。从

国内一个面朝大海的白领办公室转身到异国他乡一个小餐馆的帮厨和收银，这样的转

变刚开始在心理上难以接受，于是每天给自己灌灌心灵鸡汤，打打气说我劳动我光荣

没啥丢人的。因为处在居民区，做久了经常来买东西的顾客也就脸熟了，英语也开始

慢慢变好了，收银的同时还能和顾客瞎掰俩句了，便慢慢对这个社区有些了解。第一



个月遇到发福利的那天，老板提前就给我打了预防针，说明天政府发福利，店里会很

忙，第二天一大早，我刚开门，马上就涌进一些人进来，因为平时中班11点的客流量

很少，但那天，我看他们匆匆忙忙去取款机取钱，然后在店里大包小包的买起来，钱

花起来那叫快。特别是土著，手上会取一叠二十块的纸币，开心的点些平时他们不会

点的餐。刚开始看这些土著的时候，我心理总是很害怕，因为他们外表脏兮兮，手上

的污垢可以看出掌纹，有的人身上还会露出打针管的孔，身上有的时候会有抽大麻的

味道，有些人可能是嗑药的原因，脑子也不清楚，买东西的时候身子还摇摇晃晃的，

看起来就没个正形。听一些顾客说，他们每个月最低也能在政府那领六百多块钱，有

的人各种补助加在一起一个月可以领一两千块。正是这些人让老板又爱又恨，爱的是

他们花钱很豪气，反正不是自己辛苦赚来的嘛，恨的是这些人到了月底没钱就来店里

小偷小摸，报警也没用。我打工店的附近住了很多空巢老人。他们独居在老年公寓里，

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简单寂寞的生活，可能是处在底层的关系，他们大都饮食不健康，

整天喝可乐吃薯片，抽烟的非常多，身体也就不行。打工久了，难免会有老人来找你

聊天，或许在他们看来，比漫漫长夜更难熬的，是无法排遣的寂寞。戴维德就是其中

之一，一辈子单身，一辈子没出国过，一个人住在老年公寓，偶尔看看橄榄球，靠退

休金生活。他第一次和我聊天的时候，就问我，你们中国现在还有饥饿吗？你们有地

铁吗？类似问题问了一堆，我一听，简直太不了解我大中华了，还以为我是从非洲来

的啊？中国人特有的骄傲让我觉得有必要给他洗洗脑。于是，从古代发明聊到现代高

铁，从十二生肖聊到二十四节气，从八大菜系聊到街头小吃⋯⋯几乎把我所会的词汇

全部搬出，老头听完对此无比神往，心心念念着有生之年要去中国旅游一次。我对这

次的深入交流感到非常满意。

雨季要来的时候，周围就开始不断有人给我预警“冬天就要来了”。就是在这个店，

我度过了在澳大利亚第一个风雨交加的雨季。作为中国北方人，这也是我人生的第一

个类似梅雨季节的冬季，没有皑皑白雪，只有淅淅沥沥的大雨小雨。每天晚上12点下

班的时候，我把自己裹的像粽子一般，在乌黑的冬天深夜去等公交。下车还要走一段

黑路才能到家，这时候，我总是害怕遇到找我要烟的土著，我低头一路快走不敢回头，

比暴风雨更可怕的是突然冒出来的黑人影，手里紧紧攥住一把小刀。怕遇到不测，直

到到了家里把所有的灯都快速打开，才能长舒一口气，因此也经常自己吓自己出一身

冷汗。现在想起来，我其实只是怕黑。以前在国内也是夜里不敢一个人起来上厕所，

现在却不得不硬着头皮起早摸黑去上班，坐在末班车上，看着车上的收工下班的人，

我猜测着每个人的职业，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另一种生活。记得有一次，和车上一个

华人大嫂聊天，她说她晚上八点就要睡觉，后来才得知她早上五点半就要上班，也就

意味着四点多就要起来，她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平淡的没有丝毫波澜，我一直

以为自己已经最辛苦了，那一瞬间突然觉得大家都很不容易！

这样一成不变，辛苦劳作的生活让我开始质疑，来澳大利亚是不是一个错误？我陷入



了深深地彷徨中。有一段时间，我开始吸烟，变得感情脆弱，情绪易怒。我找借口和

妻子吵架，不再关心孩子的学习，甚至一度想收拾行李，踏上归途。身体的极度透，

精神上的万分空虚，却不知何处可以寄托已经脆弱的情感。说来也巧，就在我徘徊彷

徨，精神恍惚之际，我的一位朋友介绍我去了教堂，并建议我跟一位讲中文的牧师好

好聊聊。几次教会之行，牧师的真诚，教友们的热心，  让我慢慢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精

神世界。我慢慢意识到，人生其实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无须知道归途在哪儿,  我

们应该在乎的既是沿途的风景，也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而终止。

走过的路成为就是背后的风景，不能回头，不能停留，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

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不管身在中国还是澳洲，这就是人生这些年

来，我一直都是行色匆匆，舍不得停留去发现身边美好的东西。总以为美好的生活在

前方,美好的生活在未来, 在忧虑中徘徊前行.。《圣经》中说到, “不要为明天忧虑，天

上的飞鸟，不耕种也不收获，上天尚且要养活它，田野里的百合花，从不忧虑它能不

能开花，是不是可以开得和其它一样美，但是它就自然的开花了，开得比所罗门皇冠

上的珍珠还美。你呢，忧虑什么呢？人比飞鸟和百合花贵重多了，上帝会弃你不顾

吗？”感谢上帝，让我开始驻足，开始忘记忧虑，开始寻找身边一切的美好，开始学

会享受生活的分分秒秒。一次偶然的机会，与家人在黄昏去海边散步。黄昏的海边，

凉风习习，海鸟在翱翔，游人在戏水,夕阳别样红！红日、海面与天际之间形成了一幅

震撼人心的丹心红。此时我的内心兴奋不已，能看到如此壮丽的夕阳，伴着亲爱的家

人，听着泛起的涛声，望着展翅的海鸟，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画卷呀！而我正身临其

境，这难道不是一件幸福快乐的事情吗? 原来美好的生活就在我们身边,也就是我们身边

的点点滴滴。正如法国大师罗兰所说，世界并不缺少美，只是缺少了善于发现美的眼

睛。用咱们的古诗词来说，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再过几天就是我来澳洲的九周年纪念日了。九年，弹指一挥间！起初决定来澳洲不是

因为失恋，不是因为工作不好，不是因为和父母吵架，只是觉得岁岁年年都在同一个

地方上班，见的是同一样的人，做的是同一样的东西，实在是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九年前没有想过一定要留在澳洲或者一定要回中国，  当然现在也没有。越来越觉得人

生不需要什么是一定的，自自然然就好了。虽然生命何时终结不由我们说了算，但是，

心态和生活态度可以自由选择，只要活着就该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不去自寻烦恼，

做点力所能及的，自己高兴做的事，何乐而不为？

如果要问我何处是我家，身边的风景，脚下的土地，就是我的家；若再问我认同何种

身份， 我说我依然拥有中国心，但也不乏澳洲情。


